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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翟秋芳，1931年出生，
重庆市歌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 ，著 名 表 演 艺 术 家 。
1949 年参加革命文艺工
作，1953 年随贺龙赴朝慰
问 志 愿 军 和 朝 鲜 人 民 ，
1956年随陈毅进藏庆祝西
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曾
主演《刘胡兰》《白毛女》

《小女婿》《光荣灯》《红霞》
《洪湖赤卫队》等数十部歌
剧，凭借精湛的表演享誉
大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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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艺术家聊天，表面看，聊的是个人往
事；往深了讲，关乎时代记忆。

今天，提起翟秋芳，人们多半会感到陌
生。她的公开资料很少，她最辉煌的舞台岁
月集中于20世纪50—60年代。如果不是重
庆市歌剧院今年纪念建院70周年，我大概也
很难与她结缘。

18岁随解放军越秦岭入川，新中国第一
代歌剧演员，曾经红遍大西南……只言片语
勾勒的人生标签，很容易让听者如我一样，眼
前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往日画面。

这画面令我好奇：作为与新中国文艺相
伴同行74年的老艺术家，她曾走过怎样的漫
漫长路？有过怎样灿烂美丽的时刻？现在又
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些问题看似很个人，但对于更多人来
说，通过阅读她的人生，或许有助于我们停一
停，想一想，反观自身。

在翟秋芳这一代人身上，你很难不感动
于那种纯粹的信仰。信仰如此有力，支撑着
他们无悔今生。

您会怀念年轻时的风光吗？握别时，我
问她。

谁都曾年轻，谁也都会变老。
她的回答，很智慧。
翟秋芳的这一生简单、恬淡，也曾热烈

过，并依然精彩着。

芳华恒久远
手记

□赵欣

餐桌前，翟秋芳跟先生王靖寰相对而
坐。他们都已年过九旬，白发苍苍，面容红
润，青春做伴而来，相守一生。这是9月20
日上午8点过，如同每个寻常的日子，老两口
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食物简单素朴。“我们都是北方人，爱吃
馒头，这种网购的山东老面馒头特有嚼劲儿，
吃起来香。”翟秋芳剥着鸡蛋，快人快语。旁
边的王靖寰正不慌不忙地把馒头撕成小块，
送入口中，耐心咀嚼，慢慢吞咽，再啜口豆
浆。整个过程慢条斯理，他笑眯眯地看着念
叨的老妻，眼里满是宠溺。

饭毕收拾照例是翟秋芳的事：“老头儿啊
别的啥也干不了，每天呢起得比我早，就把煮
鸡蛋什么的承包了。”

王靖寰讪讪一笑，移步客厅，坐到他的专
属沙发上，半闭起眼，轻摇纸扇，手机里悠悠
传来一段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
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于魁智的
《空城计》，他爱听。

这客厅温馨。一溜儿放大的老照片铺了
半面墙。最显眼的是夫妻俩1956年的结婚
照，二十来岁的他们风华正茂。年轻的翟秋
芳有双清澈的丹凤眼，蛾眉淡扫，清妍昳丽，
盈盈地笑。

彼时，她已是新中国大西南最知名的歌
剧演员。1949年开始唱，短短几年，她在《刘
胡兰》《白毛女》《光荣灯》《小女婿》等民族歌
剧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观众记住
了重庆有个翟秋芳。她的演出足迹遍及北
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更去到抗美援
朝将士浴血的战场……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9月29日中秋节是翟秋芳的生日，这位照片
里百合一样美丽的姑娘，从容地迎来了92周
岁的时光。

“活到这岁数，真是不知不觉。80岁之
前，我都不过生日。”她说，生日是母亲受难
日，她总会想起母亲，想起18岁时自己随解
放军南下，从此离家远行，“未能尽孝，我对父
母有愧，但这一生，我无怨无悔。没有党和国
家、人民的培养，就不会有后来的翟秋芳。今
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整整40周年。如果
人生能重来，我还愿意跟着党走，为祖国歌
唱！为人民歌唱！”

日行60公里徒步翻秦岭入川

“我们大声唱着《解放军进行
曲》，那一刻我特自豪”

母亲生下翟秋芳，是在1931年中秋夜，
“秋芳”二字便源于此。“九一八”事变也发生
在那年秋天。抗战大幕拉开，儿时无数惨烈
的记忆，至今还在翟秋芳的脑海。

“我家在西安北教场门，莲湖公园旁边，
挨着杨虎城将军马厩，日本鬼子经常轰炸。
我从小跑警报，特害怕，甚至我妈还没收拾好
东西锁好门我就跑了，跑到城外忍饥挨饿躲
一天。鬼子飞机飞得很低，炸死很多人，到处
是残肢……我恨死了鬼子，心想要是我以后

当兵，一定想尽办法狠狠地打鬼子，如果我能
抓住鬼子，非得咬他几口不可。”

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的翟秋芳备受音乐
老师喜爱，但她从未想过当一名歌剧演员。
命运，有时就是这么妙不可言——她先在18
岁那年当兵，后来随军一路南下，最终走上了
歌剧艺术之路。

“1949年西安解放时，我即将从西安女
子师范毕业，原本要做老师。见到解放军之
后，我的想法变了。”这支部队令翟秋芳惊
讶，“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对人和气，善待百
姓。有一晚他们在我家院子过夜，安安静
静，天不亮就早起，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
净。那些穿军装的女同志尤其神气。我羡
慕得不行，我就想啊，要是我能当一名解放
军该多好！”

于是，她报考了西北军政大学，谁知该校
军事学院招生已结束，只好考入艺术学院音
乐系，“反正都是当兵，我觉得也行。”她有声
乐基础，系里发给她一把小提琴，让她学习声
乐和小提琴。

进校后最重要的课程是劳动，“军校首先
要让我们建立起‘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我
们上午专业课，下午劳动，搬砖、收庄稼，都要
干。”

最让翟秋芳难忘的是去听校长贺龙上大
课的经历，“贺老总给我们讲形势。所有同学
一大早打着背包出发，要翻山过河去西安南
郊长安县的王曲镇听课。有一次下大雨，河
水猛涨，大家必须手挽手才能顺利过河，回到
学校已全身湿透，炊事班早就备好了姜汤，还
帮忙烤衣服被子。第一次，我由衷感受到团
结的力量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49年底，解放大西南的号角吹响。挥
师南下前，贺龙在西北军政大学召开动员大
会，号召同学们上前线。翟秋芳报了名，她和
百余名师生一道通过遴选，于12月初随军入
川。

“从西安出发，大家挤在敞篷的火车货厢
里到了宝鸡，接着开始徒步翻越秦岭。”她回
忆，由于国民党军队溃逃，前方真空地带亟须
解放军接管，他们的队伍需要以日行60公里
的速度迅速前进。

“我们总是天不亮动身，天黑透才歇
脚。大雪路滑，穿着很硬的军鞋，背着行李，
行走异常艰难。天很冷，但一脱掉军帽头上
就热气直冒。棉服很厚，里头总是湿透，外
面早已结冰。我们尽量走小路，比如那种一
边靠山一边是悬崖的栈道，因为公路上国民
党军队埋了地雷。秦岭的山啊高得不得了
……徒步20多天大约走了1200多公里，我
们进入四川。”

12月30日，部队正式进入成都。“那是
一场刻骨铭心的盛大入城式。”回忆起那天，
翟秋芳眼里泛光。上午9点，入城式在震天
的军乐声、口号声、鞭炮锣鼓声中开始。打头
的车上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二
辆车是军乐队，紧跟着就是西北军政大学的
队伍，“我们大声唱着《解放军进行曲》，那一
刻我特自豪。我想这是因为秦岭这一路让我
成长了，我深刻体会到了革命胜利多么来之
不易。”

《光荣灯》让她迎来高光时刻

“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京剧、评
剧、秦腔，心里有谱了”

这趟千里奔袭，除了让翟秋芳收获无穷
的精神力量外，更让她唱歌的名气声名远
扬。她与人生中第一部歌剧《刘胡兰》结缘，
也在这条路上。

民族歌剧《刘胡兰》由战斗剧社于1948
年创排。作为“解放区四大名歌剧”之一，该
剧于1949年5月进京演出数十场，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观看后给予了高度赞
赏。

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戏剧部主任刘莲
池正是《刘胡兰》执笔人。南下前，学院实验
剧团决定排演《刘胡兰》，把这部解放区经典
带去大西南，翟秋芳成为“刘胡兰”的五位备
选演员之一。

“其他四人都来自戏剧系，我学音乐的，
不懂表演。但我普通话还可以，而且能唱。
面试时，第一句G调的‘数九那个寒天下大
雪’一唱出来，老师比较满意，我便成了排位
第五的备选者。”

行军路上，翟秋芳背着厚重的提琴木箱，

拿着《刘胡兰》的歌单边走边唱。“数九那个寒
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我从前线
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歌词应景，
她越唱越过瘾，甚至忘记了翻山越岭的疲惫。

“年轻时嗓子好，在山高林寂的秦岭山
道，哪怕轻轻地唱都能传很远。行军很枯燥
的，战友们听了喜欢，那我就扯开嗓子给大家
唱。先头部队有搞宣传的美术系同学，他们
在路边的大石头上写下‘翟秋芳嗓子亮’，慢
慢地部队都知道了，有个翟秋芳会唱歌。”

其实她起初并不会唱民歌，甚至都不知
道何为民歌。“我师范时的音乐老师是一位
意大利混血儿，他像唱诗班那样教我们，是
婉转抒情的。进了军大，老师说你说话声音
那么好，为啥唱歌声音那么小，你要放开唱
才有力量。这样我才尝试换换路子。我试
了试放开唱，第二天嗓子就哑了，几天后才
慢慢恢复，我身体好中气足，很快就掌握了
民歌技巧。”

进入成都后，刘莲池开始排《刘胡兰》。
备选演员按顺序登场，排第五的翟秋芳就守
在一旁，仔细观摩。她把其他演员的优点和
导演的提示都记在心上。轮到自己登场时，
尽管毫无戏剧经验，但她的表演朴素自然，很
好地诠释了英雄刘胡兰。戏的女主角就这样
定下来了。

《刘胡兰》让翟秋芳崭露头角，令她一举
成名的则是《光荣灯》。“这个小戏是我们到了
重庆后排的，我演主角王二嫂。任务下来时
只有剧本，没有曲谱和导演，很为难。我想起
小时候看的京剧、评剧、秦腔等传统戏曲，也
学习了王昆演唱的《王二嫂过年》，心里有谱
了。”

她将东北民歌和评剧的特点融合，还参
考川剧动作设计了一种碎步去表现人物的喜
悦。小小碎步配合她清亮的演唱和优美的身
段征服了万千观众。这个戏在朝鲜，以及国
内的上海、南京等地累计演了500多场，堪称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歌剧的杰作。年轻的翟
秋芳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传统戏曲好东西太多了，值得民族歌剧
借鉴学习。”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硬是凭着小
时候看戏的记忆，以及后来大量的对传统戏
曲的观摩、思考、学习，形成了自己的舞台风
格。

“我刚到重庆时看过袁玉堃、陈书舫等很
多川剧演员的排练，那种发自内心的细腻深
刻特别动人。后来有段时间我被调去京剧团
拉大幕，还跟沈福存同志一起研究过戏曲演
员发声的闭口咽音问题，讨论演唱技巧，受了
不少启发。”

从没觉得自己是个角儿

“首长曾提醒我，要多唱老百
姓喜爱的歌”

《刘胡兰》中的刘胡兰、《白毛女》中的喜
儿、《光荣灯》里的王二嫂、《小女婿》里的杨香
草、《红霞》中的红霞、《草原之歌》里的侬错
加、《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厚厚相册，一
张张黑白剧照，照片里的她形象各异，却都有
着独属于那个年代演员的纯粹的美感。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个个角
色让歌剧演员翟秋芳红遍西南，声动全国。

她的歌声还飘过国境线，到了朝鲜。
1953年，正在巡演的翟秋芳接到指示，随同
以贺龙为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
问团赴朝慰问演出。“经过浴血奋战的志愿
军们见到了祖国亲人，激动万分。天气渐
冷，演出时气温有时在零下二十摄氏度，演
出地点有满目疮痍的医院、阵地前沿、山洞
坑道。”

他们带去了《光荣灯》《好军属》等小歌
剧，《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民歌。“有时
我们正在里面演，外面就排长队了。排队的
战士急啊，喊着里面的战士该出来啦，该我们
看啦。他们想看，我们就不停地演。一晚上
演四五场，演个通宵也是有的。也不觉得累
啊，战士们流血流汗保家卫国，我们这算什
么！”

“听说您当年被称为‘西南郭兰英’？”
“嗨，那是观众开玩笑。”她不以为意。但她与
郭兰英的确有段同台佳话。1958年，中央歌
剧院来渝演出歌剧《红霞》，演出结束后跟重
庆市歌剧团（重庆市歌剧院前身）联欢，两家
单位合演了一台《红霞》。“第一二场我演，第
三场郭兰英演，我的表演有戏曲成分，她是山
西梆子演员出身，我们的表演形式和唱法比
较接近。”

即使在事业最辉煌的时期，她也从没觉
得自己是个角儿。“宣传党的政策，为人民服
务，观众满意我也高兴，但这有啥可骄傲的
呢？不演戏时，我还帮着团里做服装、道具，
拉景片；每次演完戏回家，我都要想想今天哪
儿没演对，怎么处理更好。”

如何才能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演员？这

一点，陈毅、贺龙给她的指引影响了她一生的
艺术理念，“两位首长都曾提醒我，要多想着
人民群众，多唱老百姓喜爱的歌。”

1956年，陈毅率团进藏，庆祝西藏自治
区筹委会成立。作为汉族民歌演员代表，翟
秋芳担纲文艺演出的独唱。“那是我第一次独
唱。陈毅副总理建议唱《兰花花》，我事先没
练习，唱得不好。他语重心长地说，《兰花花》
来自革命老区，唱出了妇女翻身的心声，深受
群众喜爱。文艺工作者要记住革命传统，歌
剧演员尤其要发扬民族民间歌唱特色，不能
局限于自己的兴趣，只唱一个腔调，要能给不
同的观众唱不同的歌。”

“还有一次在潘家坪（今渝州宾馆）举行
的晚会上，贺龙司令员让我唱电影《陕北牧
歌》的插曲‘岩畔上开花岩畔上红’，我说我不
会，因为平时都唱的歌剧里的歌。他变得严
肃了，一字不差地把歌词口述给我，让我在乐
队配合下试试看。勉强唱完了，我知道唱得
不好，但这位军大老校长还是鼓励我，‘唱得
不错。’他说，‘这首歌老百姓很喜欢的，你们
搞艺术的应该多想想人民群众，多演他们喜
闻乐见的东西，这样他们才会更欢迎你们。’”

打那时起，凡是好听的歌、人民大众喜欢
的歌，翟秋芳都留心学、用心唱，她的艺术道
路也越走越宽广。后来，她又出演了歌剧《火
把节》《友谊与爱情的传说》、话剧《报春花》
《于无声处》等舞台作品，并在电影《重庆谈
判》中成功饰演了张自忠的母亲。离休后，她
继续发挥余热，和老伴在所住的小区组建起
全市赫赫有名的社区艺术团。

为祖国歌唱，为人民歌唱。歌剧是翟秋
芳一生的事业，歌剧也成就了她的美满人
生。1951年，中央戏剧学院首届毕业生王靖
寰分配来渝，他们成为同事。在排戏、演戏的
过程里，他们培养起默契，认定了彼此，并于
1956年喜结连理。

“她嗓子真是好啊，当年演出都没有麦克
风的，她一唱出来耳膜都震。”他还记得第一
次看她的《刘胡兰》，“用今天的话说，惊为天
人。”她也没忘记第一次看他演戏的情形，“中
戏来的高材生，演一个民兵连拿枪都不会，笑
得我不行。”

她说他是“王凑合”，除了对待工作认真
外，生活能力太差，丢三落四，凡事都爱凑合，

“我特别将就他。”他则说她是“翟坚强”，一辈
子都要强的完美主义者，遇到任何挫折都不
慌张。

“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下决心跟着
党，我干嘛要慌张？现在90多岁了，更不必
慌了。”她说，自己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
1949年加入了革命文艺队伍，一路高歌与新
中国同行，见证了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

“我的舞台生命其实并不算长，但我相信
曾经的每一次歌唱都带给了观众强大的精神
力量。那力量一定会生生不息，催人奋进。”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
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采访快结束时，翟秋芳轻轻哼唱起《歌
唱祖国》，那歌声历经时光洗练，依然饱蘸深
情，她的脸上，泛起幸福的光。

在在《《光荣灯光荣灯》》中饰演王二嫂中饰演王二嫂。。
在在《《红霞红霞》》中饰演红霞中饰演红霞。。

在在《《草原之歌草原之歌》》中饰演侬错加中饰演侬错加。。 在在《《小女婿小女婿》》中饰演杨香草中饰演杨香草。。

在在《《洪湖赤卫队洪湖赤卫队》》中饰演韩英中饰演韩英。。

92岁的翟秋芳。周奇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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